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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所所经经历历的的知知青青下下乡乡

□陈莹

风和日丽，芳草萋萋。一群
活泼可爱的小学生，在公园里
兴高采烈地嬉戏玩耍。

一位年轻貌美的女老师
（应该是领队，抑或是学生的班
主任），悠然自得地坐在路边石
凳上，用柔和慈爱的目光注视
着这群孩子。

这时，不一样的风景出现
了：有个挺干净也挺文静的小
男孩，很绅士地站到女老师身
后，在她头顶上方举起一把遮
阳伞。

刚看到这个画面时，我的
心头猛地一热，竟有些小感动
呢——— 多典型的一幅“敬老孝
亲图”啊！甭管是学生给老师打
伞，还是儿子给母亲遮阴，都应
该算作温馨感人的场景吧？

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小学生帮老师打伞的组图一经
网上热传，“最牛女教师”立即
引来哗然一片。紧随其后的
消息，是校方对贪图享受的
女老师提出了严肃批评，并
且第一时间与打伞孩子的家
长取得联系赔礼道歉；女老
师深感惭愧和不安，对自己
利用职务之便的腐化行为作
了深刻检讨；那个阳光、懂事
的打伞男孩，遂成为“马屁精”
的“形象大使”，招来不少网民
的讽刺挖苦。

嗨，这算演的哪一出呀？想
想自己小时候，老师教学生，条
条框框少，宽严两相宜。严厉
时，可以随时随地批评犯错误
的学生，甚至掴一巴掌踹两脚，

没听说哪个家长因为老师管学
生而找碴儿的。家长对老师说
得最多的话是：自己的孩子，该
打就打，该骂就骂。学生若不服
气，也能顶撞老师，甚至跟老
师“撑架子”。天上下雨地下
流，师生掐架不记仇，学生与
老师的关系，近乎儿女跟父
母的情感。挨踹的学生擦干
眼泪，接着帮老师干活儿，就像
干家务一样自然。

最能证明师生关系融洽的
例子，是学生都愿意为老师帮
忙，甚至连家长也乐意帮老师
做事情。刘醒龙的小说《凤凰
琴》中就有这样的情节：“放学
后，国旗刚降下，呼呼啦啦地来
了一大群家长。总有十几个，也
不喝茶，分了两拨，一拨去挖孙

四海（老师）茯苓地的排水沟，
一拨去帮余校长挖红芋。”还
有家长帮老师垒锅台、炒菜
做饭等细节。老师学生一条
心，学校父母一家亲，这是那
个 年 代 里 再 正 常 不 过 的 事
情。

我就读的乡村小学，大多
数老师是“民办”。为数不多
的几个公办教师，多为男性，
不像现在的小学，任课教师
几 乎 成 了 清 一 色 的“ 娘 子
军”。老师的老婆孩子都住在
农村老家，老师平素就住在
学校的宿舍兼办公室里，只
有周末方能“步辇”十里二十
里回家一趟。

彼时穷，当半辈子老师连
辆自行车也买不起。但彼时却

是个崇尚英雄争当好人的时
代，学雷锋做好事蔚然成风。夏
天，老师屋里招蚊子，就有学生
薅来艾蒿，晒干点燃驱蚊；冬
天，老师屋里点“憋来气”炉
子缺少引柴，就有学生用篮
子挎来“棒子核儿”。办公室
的水缸里缺了水，立马就有
学生去水井边摇辘轳打水；
老师宿舍偶尔来个客人，也
有学生跑去供销社门市部打
散酒，跑去村里买豆腐。至于
老师指派学生买火柴、打煤
油、上邮局寄信、赶集买菜等，
更属家常便饭。

有件事情，尽管过去多年，
至今记忆犹新。那年我上五年
级，班主任耿老师来到班里，问
大家谁愿意帮他往家中送炭，

男同学纷纷举手，争先恐后。
耿老师是大梁村人，离他任
教的大崮山小学有十几里路
程。当时没有高速公路，没有
国道，也没有“村村通”的水
泥路和柏油路，连接村与村
的交通纽带，只有阡陌纵横
的乡间土路。

星期六吃罢午饭，五六个
半大小子赶到学校，耿老师已
经将四五麻袋煤炭装上了地排
车。一个人高马大的同学自告
奋勇，负责驾辕，其他人统统拉
帮套。有的将绳索搭在肩上往
前拉，有的在后面和两侧用手
推。大家叽叽喳喳说笑着，卖力
地拽动沉甸甸的地排车，艰难
前行。虽然土路坑坑洼洼，磕磕
绊绊不好走，但路上鲜有机动
车，牛马车也少见，所以娃娃出
门，家长放心。

尽管已是深秋时节，同学
们却忙得大汗直流。送完煤炭，
天色将晚，大家来不及喝口水，
便空手往回赶。半路经过一个
生产队的菜园，里面正哗啦啦
浇地，口渴难耐的大伙儿急匆
匆跑进去，手捧清清凉凉的井
水，咕咚咕咚一气儿灌个饱，怎
一个爽字了得！

回到家里，已是掌灯时分。
父母问长问短，语气中夹杂着
疼爱，目光里饱含着赞许。小孩
子能替老师出把子力气，当家
长的引以为豪，视为荣耀。

对这份荣耀，奖赏不过夜，
我老子给的物质奖励是一只
猪蹄。当我双手捧着香喷喷
的猪蹄狼吞虎咽之时，浑身
疲惫一扫而光，心情格外愉
悦。那感觉，真像一首歌所
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
满——— 阳光！

□冯哲元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
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
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
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召唤下，
当时的各地政府积极组织大量

“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到农村
定居和劳动，这就是新中国历
史上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
山下乡运动”。我们曾经历过那
段峥嵘岁月的人都会在灵魂深
处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记。

那个时代，知识青年上山
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党
中央的战略决策。由于党中央
重视，各级地方政府都成立了
专门的领导班子，长清县委是
由一名副书记亲自挂帅，即刻

成立“长清知青办公室”，任命
魏岳为主任，辖区内各公社都
配备了知青领导干部。当时我
在张夏公社工作，张夏大队、石
店大队有知青任务。张夏大队
主要对接单位有铁路系统和炒
米店石料厂等，接受50余名知
青；石店大队接受济南木器四
厂等单位50余名知青。我被任
命 为“ 公 社 知 青 办 公 室 主
任”，知青下放的相关单位各
派一名带队干部，各大队由一
名副支部书记分管，主要做知
识青年的政治思想工作。此
外，为了锻炼和培养青年干
部，上级政府还要委派一名素
质较高的青年党员干部一块深
入到地方知青点工作。知青来
到地方后，由各大队安排到各
生产队参加劳动，接受“最接地

气”的教育。知青以后参军、工
作，都要由生产队党支部考评，
贫下中农如果没有意见，再由
公社报县知青办审批。八十年
代，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被叫停，
各地的“知青办公室”也就退出
了历史舞台。

在与济南知青交往的过程
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
年轻人朴实无华的性格、纯粹
坚定的信仰。我不敢说所有的
知青都会对自己所参与的“上
山下乡”运动无怨无悔，但当
时那些知青来到地方后都积
极参加大队和生产队的劳动，
经常与公社社员同吃同住，大
家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老百姓
淳朴善良的本性也时时刻刻
给知青以灵魂上的洗礼，从生
活作风到精神面貌都有了全

新的改观。党的干部与老百姓
爱护知青，知青由衷地爱戴和
尊重领导与父老乡亲。每到夏
收夏种、秋收秋种，知青个个
精神抖擞，劳动中生龙活虎一
般争先恐后，没有哪一个偷奸
抹滑。

那个时代，我经常亲自带
着知青到田间地头参加劳动。
有时候，我到张夏大队知青点
给大队党支部书记安排一下夏
秋两季的劳动任务，所有领导
都会率先带领着知青到“大寨
田”（因为当时党中央提出了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
号召，因此公社把耕田直接命
名为“大寨田”）。领导干部、公
社社员、知青一块参加劳动，大
家意气昂扬干劲冲天，无论三
夏劳动还是秋耕秋种，都攒足

精神力争提前保质保量地完成
任务。晚上加班加点挑灯夜战
是常有的事情，知青没有一个
说苦说累的。

和我一起经历那段难忘时
光的知青想来如今已经年过半
百了，我也已经年逾八旬。当
知青返城时，石店大队知青点
济南木器四厂下乡的知青和
我们这些一起工作过的领导
干部照了一张弥足珍贵的照
片。这张老照片我一直珍藏在
家里的相框中，虽经辗转周折
多次搬家，我始终将其带在身
边。因为每当看到这张老照
片，我都会想起那一个个可爱
的知青的面庞，以及我们之间
发生的那一幕幕终生难忘的故
事，想起那个特殊年代里的峥
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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